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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年

中西编结合的成功探索
——评《文献编目教程》

　　文献编目, 在各类图书馆中都是主要业

务工作之一, 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都

将其列为自己的核心课程。1983 年我国颁布

《文献著录总则》以后, 原有的《图书馆目录》

等教材与此相适应都做了重大修订, 并陆续

新编一批以标准著录为基础的专著或教材,

如黄俊贵、罗健雄编著的《新编图书馆目录》,

李纪有、余惠芳编著的《图书馆目录》, 傅椿徽

主编的《图书馆文献编目》, 谢宗昭主编的《文

献编目概论》等。1985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出

版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 该条例结合我国

实际情况, 遵循 ISBD 和AA CR 2 的模式, 并

对此做了必要的删节和修改。《条例》的出版

对我国西文文献著录工作起到了统一和规范

的作用。此后, 夏勇、周子荣编著的《西文编目

实用教程》, 段明莲、关懿娴编著的《西文文献

编目》等相继出版。这些标准、教材的问世, 使

我国图书馆学文献编目的教学走上了标准化

和规范化的道路。但在我国长期的教学中“中

编”和“西编”却始终是分成两块或实行两步

走的。

1996 年,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晓

新、杨玉麟、李建军编著, 钟守真审定的《文献

编目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 突破了现有教

材的模式,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教程》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 正

如来新夏教授在序言中指出的,“长期以来,

中西文籍, 各成体系, 以致基本原理与内容往

往有重复者, 于是探求新知者在实践中进而

以文献编目之名涵盖中外。此不仅为初学者

减少头绪, 亦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关于“中

编”与“西编”是否能“合二而一”的讨论已持

续很久。1989 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西文编目

教学研讨会上, 专家们的意见可归纳成三种:

一是两本书, 分别教学; 二是一本书, 分段教

学; 三是将中西编有机地融合起来 (这是少数

派的意见, 李晓新、杨玉麟便是其中两位)。中

西编分别教学, 其中理论、技术方法部分颇多

重复, 这已是大家的共识, 然而一说到“合”,

问题就出来了: 著录的语种不同、读者检索

点选取的习惯不同,“主要款目”的纠缠亦是

少不了的。《教程》的编者认为, 编目理论与技

术的发展, 始终是与信息记录和传播的形式、

检索手段和方式、印刷复制技术的进步相适

应的, 是时代的产物。如果说纯手工编目时代

款目的“详”和“简”与编目效率相关, 那么在

当今现代印刷复印技术普遍应用、联合编目

及联机编目广为使用的时代, 已没有人再去

花费时间区分“详”与“简”, 通用款目可以为

任何款目提供必要的书目数据。至于“根查”,

可按各自的习惯记录在相应款目上。在机读

书目数据中, 一条记录包含某一文献全部的

书目信息和检索点, 区分款目的类型和性质

已失去意义。基于这种考虑, 编者大胆地将中

编与西编的教学融为一体, 在讲授著录技术

各章节时, 一条规则之下同时说明中西文献

的著录方法, 如在讲解分担责任者著录方法

时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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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比较其异同, 加深对著录规则的理解。

“主要款目”的确定和标目的选取, 是中

西文编目中不可回避的差异, 编者在《教程》

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讲清了“主要

款目”在中西文编目中是用不同 的划分标准

形成的概念; 其次通过“存废”的讨论让学生

了解款目类型的演变和西文文献编目中“主

要款目”的意义; 第三是根据中西文编目的差

异, 采取“大合而小分”的方法, 分别讲授“中

文文献著录标目的选取”和“西文文献著录标

目的选取”, 这样既求了大同, 又顾及了小异。

《教程》的编者敢为人先, 在充分论证的

前提下大胆探索, 为我国文献编目教材的编

写和教学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教程》除有上述突破之外, 还有不少新

特点, 主要体现在:

第一, 结构安排上更趋合理。编目教材的

编写, 通常将理论 (绪论) 及历史部分置于教

材之首, 即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 而《教程》以

“文献编目概述”为开端, 率编目技术各章于

前, 再依次序列“计算机编目”、“图书馆目录

概述”、“文献编目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等, 自

成体系。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 一是试图以

“文献—著录—款目—目录—目录体系”, 即

由微观到宏观、由具体到抽象的次序引导学

生一步步认识和深入理解文献目录; 二是让

学生直接进入编目实践的主题, 提高学习的

兴趣, 将学生不易掌握的理论部分及兴趣不

大的编目史部分移到后面, 避免了以往那种

尚不知编目为何物却先要学历史的弊端。

第二, 实用性好, 便于学生学习。《教程》

遵循《文献编目基础教学大纲》关于“通过大

量的练习, 学生应能熟练地运用文献著录规

则, 掌握目录组织方法, 具备从事文献编目工

作的能力”的要求, 突出编目技术方法的实践

性。著录规则的阐述均辅以典型的著录实例,

融技术于实践之中。每章之后均附有思考题

和参考文献, 便于学生把握重点, 通过参考文

献的引导进一步深入学习。编者还按教学的

进度, 精心搜集了 50 多例有代表性的中西文

著录实习题附于书后, 为学生边学边练, 在实

践中综合运用著录规则,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因此,《教程》不仅对在校学生是一本实用的

教材, 对实际编目工作者也具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

除此之外,《教程》另一重要特色是在编

写中注重反映国内外最新编目理论成果及应

用技术, 结构严谨、文字精炼。

当然, 作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教材, 不会

是十全十美的, 其中有一些安排可以推敲, 如

《教程》加入了“计算机编目”一章, 符合《教学

大纲》的要求, 也是适应传统专业课向自动化

改革的需要。但在内容安排上显得偏薄, 距

《教学大纲》的“学会使用标准的编目软件检

索、录入、修改、打印编目数据, 具备从事中、

西文计算机编目工作的能力”的要求有一定

的距离。且这一章的内容与《计算机应用》课

相叠, 在这里只起到一个衔接作用。如何处理

好这两门课的关系, 还需在教学实践中进一

步探讨。《教程》是否需附中外主要出版社名

录, 也值得商榷, 因为对编目工作者来说虽然

需要, 但又不够 (有专门的工具书) , 对于学习

著录方法来说, 则作用不大。

综观全书的编写, 既全面贯彻了《教学大

纲》的基本要求, 又有较高的创新性。较好地

解决了中西编结合上的难题, 通过对不同语

种的文献编目理论、方法和历史的分析比较,

既阐明编目实践中所运用的具体原理和方

法, 又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文献编目事业日

趋进步的实质和意义, 不失为一本具有探索

性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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